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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四个维度

——以大中东地区为例

孙德刚

摘 要：鉴于美国是世界强国中唯一处于西半球的国家，且对大中东地区

的能源依赖度逐年下降，所以美国理应减少对该地区的军事部署。但是，长期

以来，美国在大中东不仅军事基地规模最大，而且驻军人数最多。为解释这一

现象，本文以大中东地区为例，从战略层面、军事层面、政治层面和利益层面

四个维度出发，考察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研究发现，将敌人遏制在

战区范围内是美国海外军事部署的隐性逻辑。通过在盟国土地上部署军事基地，

美国不仅可以对各区域“分而治之”，而且成为利益攸关方和议题设置者。美国

在大中东地区部署军事基地，承载着谋求地区领导权、增强军事投射能力、巩

固军事联盟体系和维护现实利益等多重功能。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大中东地区事

务缺乏干预的热心，但是对于实力衰落的美国来说，海外军事基地的政治象征

意义与军事作战意义同等重要，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继续发挥传统

军事功能和非传统政治与外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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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后冷战时期，除美国外，其它世界强国如英、法、德、俄、中、印、日等均

集中在欧亚大陆。①即便如此，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进行全球军事部署的超级军事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理论与案例研究”（项目

编号：16JJDGJW011）、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编号：14PJC092）、上海市教委“曙光

计划”（项目编号：15SG29）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观察》编

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① 孙德刚：“冷战后美国中东军事基地的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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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其海外军事基地的打击半径涵盖三大战略利益区——西欧、亚太和大中

东①。通过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美国从遥远的西半球“边缘国家”变成了“世界

岛”上三大关键区的“近邻”，为美国克服地缘劣势、干预地区事务、对各战区

“分而治之”、阻止地区强国通过区域一体化推动“去美国化”提供了抓手。

21世纪初，美国全球军事基地部署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一是欧洲军事基

地群，包括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约 12万人；二是

亚太军事基地群，包括日本本土、韩国、冲绳、关岛、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

亚等，约 8万人；三是大中东军事基地群，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管辖下的海合会

和阿富汗，欧洲司令部管辖下的土耳其，以及非洲司令部管辖下的吉布提等，约

7万人。

与美国在欧洲和西太平洋相对固定、规模较大、应对大国威胁的“静态”军

事基地不同，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往往出于发动战争、参与战后维和、

打击恐怖主义等临时性任务的需要，更具机动性和灵活性，包括发动 1991年海

湾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战争、2014

年以来空袭 “伊斯兰国”组织等。为执行临时性任务，美国一度在大中东地区

部署了 1/3以上的军事力量。

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功效与西欧与亚太也不一样。西欧和亚太是世

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是西方民主价值观输出的重点地区。美国已建立了

高度机制化的北约、美日、美韩、美澳新等双边和多边联盟体系。这些军事基地

的东道国是美国领导地位的拥护者和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传播者。相比之下，美国

从大中东进口的能源占其能源消费量不足 5%，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建立西式民主

政体的努力乏善可陈，且军事基地的东道国大多是西方民主和价值观的抵制者和

反对者。在大中东地区，美国部署军事基地更加谨慎，既为了节省开支，又尽可

能防止基地的“政治化”。例如，20世纪 90年代初，美国关闭或向基地东道国

移交了 60%左右的军事基地，军事战斗人员减少 50万人左右。②奥巴马政府试

图将全球战略重心从大中东地区东移亚太，关闭了在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巴

基斯坦、吉尔吉斯坦等国的军事基地，保留了在土耳其、沙特、科威特、巴林、

第 23页。
① 美国国防部于 2002年提出了“大中东”概念，包括西亚、北非、东非、中亚，以及南亚的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区。
② Anita Dancs, “The Cost of the Global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Policy Report, FPIF,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July 3, 2009,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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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吉布提、阿富汗等国的军事基地以及在伊拉克、约旦、

埃及和以色列的柔性军事存在。本文认为，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是其全

球军事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考虑了四个因素：在战略上维护全球领导权，

在军事上增强投射能力，在政治上巩固地区联盟体系，在经济上保护现实利益。

一、战略维度：维护领导权

美国全球军事部署是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保障。维护美国在全球的一

超地位，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海外军事基地是美国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

义者的共同追求。前者认为，美国像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在军事上、政治上、

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超级大国，美国有能力领导世界、改造世界；后者则认为，

美国要维护本土安全，就必须拒敌人于境外，将战场推到敌人的“家门口”。正

如美国学者卡普兰（Robert Kaplan）所言，美国帝国主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孤立主

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维护美国本土绝对安全，美国必须征服世界，包括在

关键地区维持战略平衡和军事主导权。征服世界，既是美国维护绝对安全的需要，

又是美国传播“福音”的重要手段。①

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军事部署，将苏联的军事、政治

和意识形态影响力限制在欧亚大陆的腹地；美国在东亚、东南亚、中东、地中海、

南欧和西欧的军事基地，使之能够维护其在海洋国家的领导权。1990年美国《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二战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对海外前沿地区的利

益保护，以及对美国盟友的保护，与美国军事力量的前沿部署息息相关。美国通

过永久驻军、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网、设施与后勤补给站、定期部署巡逻力量、开

展军事演习以及美国军事部门的出访等手段增强其海外军事存在。②该报告将“美

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视为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最重要任务。

奥巴马入主白宫时，美国全球军事部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海外驻军

19万，雇员和文官 11.5万，海外军事基地约 900处，遍布 46个国家和地区；五

角大楼拥有 79.5万英亩的土地、2.6万处建筑，总价值约 1460亿美元，这些军

事基地大多分布在亚太、欧洲和大中东地区。③美国大约 1/3的国防开支用于海

① 参见 Robert D. Kaplan, Imperial Grunts: The American Military on the Grou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0, Washington D.C., March
1990, p. 25.
③ Catherine Lutz, “Obama’s Empire”, in The New Statesman, July 3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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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军事基地部署、设施维护和军事活动。2008、2009和 2010财政年，美国全球

军事行动的开支分别为 2441亿美元、2721亿美元和 2699亿美元。①

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指出：美国维护领导地位就是运用其综

合国力保卫美国国家利益并促进国际安全与稳定；美国是促进者、确保者、召集

和保证者。②2014年 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强调，美国在

未来 100年要继续“领导世界”。他指出，“我们将在世界舞台上继续领导世界。

如果我们不能领导世界，其它国家也做不到领导世界”。③

截至 2015年，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共 587处，其中陆军基地 255处，海军基

地 128处，空军基地 182 处，海军陆战队基地 22处。2015年《国家军事战略报

告》强调在维持全球军事领导权的基础上，进一步维护美国在国际上的道义领导

权（Ethical Leadership）。“问题不是美国要不要领导未来，而是如何领导未来。

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没有什么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能够离开美国，当然很多问

题光依靠美国一家也难以解决。美国的领导地位对于鼓励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

和抓住战略机遇期至关重要。”④在后奥巴马时代，美国认为大中东地区挑战美国

领导权可能性最大，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网

络，“伊斯兰国”组织以及其它暴力极端主义势力构成的挑战。⑤

在大中东地区，无论是在中亚、西亚、红海、北非还是在东地中海地区，美

国都通过网络化的军事基地群，巩固地区领导权。从陆军与海军部署来看，截至

2016年，美国在中亚部署 1.1万余人，在西亚、北非和东非部署了 5.8万人。其

中在海湾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以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为重点，部署

了 5万人；在红海与亚丁湾，美国以吉布提为军事基地部署的重点，部署了 3000

人左右；在东地中海，美国以土耳其的军事部署为重点，部署了近 2000人；在

西地中海和北非地区，美国以部署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海军基地的第六舰队为重点，

辐射北非地区，并一度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柔性军事存在打击马格里布“基地”组

织。2011年北约武装干涉利比亚时，北约位于意大利的锡戈内拉（Sigonella）空

① 美国在日本的驻军费用 78%由日本提供；美国基地东道国共提供大约 40亿美元的间接补贴，

但与美国投入的军费开支相比微乎其微。参见Anita Dancs, “The Cost of the Global U.S. Military
Presence” , p.11.
②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 of Staff,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Washington, DC, 2011, p. 1.
③ Gu Jinglu, “Obama Says the U.S. Will Lead the World for the Next 100 Years: China disagrees”,
in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30, 2014.
④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5,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015, pp. 1-3.
⑤ Ibid., 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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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基地作为欧洲最靠近北非的军用机场，在“奥德赛黎明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丹麦皇家空军也从该基地起飞空袭利比亚。①从海军部署来看，美国第五舰

队负责从红海到阿拉伯海及波斯湾的海域安全，司令部设在巴林；第六舰队负责

地中海沿岸的海上安全，司令部设在意大利加埃塔。美国在大中东的基地形成了

相互联动的网状结构，支撑美国的全球领导权。相比之下，英国在塞浦路斯和巴

林、法国在吉布提和阿联酋、俄罗斯在叙利亚、土耳其在卡塔尔、日本在吉布提

虽部署了军事基地，却无意建立地区领导权。②

二、军事维度：增强投射能力

马汉指出，国家强大的两个主要标准是巨大的海外贸易和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而这两者均要依靠一支有效且强大的海军。要发展海军，离不开海上加油站和海

外军事基地。1986年，美国海军部宣布，美国海军将控制全球 16个战略咽喉要

道，分别是：马六甲海峡、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朝鲜海峡、苏伊士运河、曼

德海峡、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

峡、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巴拿马运河、佛罗里达海峡、阿拉斯加湾、

非洲以南和北美航道。③

美国在大中东军事基地旨在增强投射能力。在建国后相当长时间里，美国奉

行孤立主义。因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阻隔，加上北方加拿大和南方墨西哥实力较弱，

美国可以远离冲突频发的欧洲和亚太，独自经营自己的后院——美洲。当美国崛

起为世界大国后，其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军事力量也逐步投向海外。美国在海外

逐步部署了永久性军事基地，既可以将敌人的威胁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又可

以维护海外盟友的安全，彰显美国对盟国的义务。美国参加一战、二战、冷战和

反恐战争，都基于这一逻辑。美国通过将军事力量部署在海外来增强全球军事投

射能力，提升对危机爆发后的地区干预水平。

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军事力量，包括在全球公共领

地（如四大洋的公海地区）和国外土地上部署军事力量，增加威慑的可信度。海

① 军情视点编：《战略支撑：全球军事基地 50》，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 41

页。
② 2016年 8月，伊朗允许俄罗斯空军使用其境内的哈马丹空军基地空袭“伊斯兰国”组织，

系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首次。
③ 朱成虎，孟凡礼主编：《当代美国军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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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军事投射能力，包括在战区联合举行军事演习、巩固军事同盟、建立后勤补给

基地以及部署前沿军事力量等，需要广泛利用国际公海、国际空间、太空、网络

空间和电磁波谱。其力量投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潜在敌国的反介入（anti-access）

和区域拒阻（area-denial）战略。这种战略包括敌国利用空军力量和防空系统压

制美国空军在前沿的制空权；利用短程反舰导弹和潜艇发射鱼雷，抵消美国海军

的优势；利用生化武器阻止美军的介入；发动网络战破坏美军在战区的指挥和控

制系统；利用规模优势和人海战术，部署地雷、水雷或封锁海峡、陆上军事要塞、

海岸线等；将小艇装满炸药逼退美国的海上船只；利用无人机系统或特种兵发动

突袭等。①近年来，美国军方提出了“海空一体战”（Air-Sea Battle）构想，即通

过整合空军、陆军、海军、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力量，提升力量投射能力，促进各

司令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增强威慑与作战能力，削弱敌人的反介入与区域拒阻

能力。②

正如法国军事家拿破仑所言：“发动战争的能力取决于机动能力”。力量投射

是大国保持战略机动性的手段，它系指“一国将政治、经济、信息和军事力量快

速并有效地部署在某一地区、并维持在该地区军事部署的能力，以应对威胁、强

化威慑和增强地区稳定”③。力量投射依赖于军事力量的机动性，与被投射力量

成正比，与所花费时间成反比。换言之，力量投射是一种快速部署与及时调动军

事力量并在军事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能力。美国国防部认为，快速部署武装力

量，可以占据主导地位，使力量投射者能够选择合适的时机进攻敌人的权力中心

地带，受打击方要么被动应对，要么退缩。④海外军事基地增强了部署国的军事

投射能力，增加打击的强度与精确度。美军现有 9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包括 6

个地区司令部（美国北方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

方司令部及非洲司令部）和 3个任务司令部（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战略司令部

和运输司令部）。⑤这些军事基地增强了美国全球军事部署能力，奠定了美国超级

军事大国的国际地位。在利益攸关地区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后，美国军事力量能够

在数小时内迅速对热点地区进行干预，阻止敌国采取反制措施。

①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s Access Concept, Version 2.0, Washington D.C., January
17, 2012, p. 10.
②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s Access Concept, pp. 2-4.
③ “DoD Dictionary of Military Terms” , http://www.dtic.mil/doctrine/dod_dictionary/
④ Joint Chief of Staff, Joint Chief of Staff, Joint Vision 201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Chapter Two, p. 4.
⑤ 联合作战司令部于 2012年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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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美苏同时争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力量投射是关键。苏联由于地

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占据地缘优势。相比之下，美国远离欧亚大陆，军事投

射受到大西洋和太平洋等巨大水域的阻隔。为克服这一不利因素，美国在欧亚大

陆边缘地带部署了军事基地，增强了军事投射能力，使美国从遥远的西半球，变

成了利益攸关方。早在 1988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指出，苏联在地缘

上和在军事行动中占据优势，尤其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苏联可以轻而易举

向欧洲、西南亚和远东地区同时发动攻击。依靠国内的补给线和通讯线，苏联能

够在较短时间内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作战区部署和补充军事力量。相比之下，

美国远离欧亚大陆。为此，美国依靠空投、海运和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关键地区

部署军事力量来阻止苏联的扩张。①1992年美国海军发布研究报告——《从海上

出发》，指出了后冷战时期美国力量投射的基本理念：海上投射军事力量包括导

弹和其它武器的发射，海军力量将从海上控制关键地区，快速部署大量军事力量，

根据时间和空间需要形成高强度、精确打击的进攻性力量。力量投射需要较强的

机动性、灵活性和技术能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将为“海—陆—空”一体战提供

海上支持，以增强美国的作战力量。②

后冷战时期，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包括永久部署的军事基地与临时部署的

军事力量。因此，美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一方面依靠永久性海外驻军，另一方

面依靠更加灵活的陆海空轮岗部署，包括在危机爆发后部署快速反应部队，以及

在重要战略区提前储备军事设备。尽管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海外永久性军事基地减

少了，但海外军事基地的重要性并未下降。在压缩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同时，美

国需要增强向海外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保持美国对潜在敌人的威慑能力与可信

度，从而使美国政府能够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问题上保持灵活性。③

二战后，美国本土远离冲突频发的欧亚大陆，太平洋和大西洋为世界大国进

攻美国本土设置了天然障碍。“9·11”事件表明，这种优势正在丧失，美国无法

通过退缩至西半球而获得安全，相反必须通过提前军事部署来控制全球局势，应

对四类不同类型的威胁：第一类是传统安全挑战，主要由地缘政治争夺的主权国

家构成；第二类是非常规挑战，包括恐怖主义与地区骚乱；第三类是灾难性挑战，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 Washington D.C.,
January 1988, p. 20.
② Sean O’keefe, Secretary of the Navy, From the Sea: Preparing the Naval Service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992, p. 9.
③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 of Staff,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February1995, p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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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自然灾害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第四类是毁灭性挑战，包括对太空、

网络空间和敌人利用生化技术形成的挑战。①美国要想维护国内安全，必须将威

胁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敌人的“家门口”部署军事基地，将战场推到远离美国的

战区（如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

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等），而不是等到有一天让这些威

胁对美国本土构成迫在眉睫的挑战。正如 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的，

从中东到东北亚的“动荡弧”地区，充满了衰落大国和崛起大国，有些政府脆弱，

容易被极端主义势力推翻，有些国家拥有大规模军队并具备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的潜力。为应对“动荡弧”地区的不确定性，美国需要保持向该地区投射军事

力量的能力，预防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将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阻止这些力量

最终做强做大、攻击美国本土。②

2015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也明示了海外军事基地对美国力量投射的

作用，即美国在世界重点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有助于应对突发危机。③尤其是“伊

斯兰国”组织威胁上升后，美国组建与盟国的反恐联盟，帮助伊拉克政府、叙利

亚反对派及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联盟增强军事打击能力，依赖其在吉

布提、伊拉克、科威特、约旦等前线国家的军事部署，在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大

背景下维持了其在大中东地区的力量投射能力。

三、政治维度：巩固联盟体系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从政治层面来看是为了巩固地区联盟体系。1948年 6月，

美国参议院通过“范登堡协议”，对单独或集体自卫做出“地区性或其他安排”。

1949年 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防御援助法》，为二战后美国推行联盟战

略提供了完整的法律依据。④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无论是东亚、大中东地区还是

欧洲，都是“分裂”的地区，美国将上述利益区划分为亲美与反美、温和与激进、

进步与邪恶、遵守国际秩序与挑战国际秩序等黑白对立的两组力量，所谓“民主”、

“温和”、“遵守国际秩序”和“进步”国家常被视为美国的盟友，而“独裁”、

①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6,
Washington D.C., March 2006, p. 44; p. 49.
②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1,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2001, pp. 3-4; p. 14.
③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s Contribution to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June
2015, p. 9.
④ 朱成虎，孟凡礼主编：《当代美国军事》，第 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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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挑战国际秩序”和“邪恶”国家则被视为站在美国的对立面。通过在

盟国土地上部署军事基地，美国进一步增强了地区国家之间的分裂与内斗，为美

国充当“仲裁者”、“平衡手”和军事联盟的“盟主”奠定了基础。

美国在全球军事基地的部署，与美国政府对全球安全威胁的认知存在重要关

联。通过在潜在威胁源国周边地区部署军事基地，美国可以建立地区军事联盟，

将区域国家按照亲美与反美加以分类，利用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使其在中东的

前沿军事基地成为左右地区安全格局走向的“离岸平衡手”。1990年美国《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选项是增强与盟友和朋友的团结。

我们永远不会‘单干’，冷战爆发初期我们的盟友遭受巨大打击和破坏时，我们

立即信守承诺；我们也依靠盟友的力量促进地区安全，阻止冲突，获得基地部署

权和进入关键地区的权利。”①冷战结束后，美国自认为其领导下的盟友体系在北

美、西欧、东亚和拉美地区（古巴除外）形成了“和平区”与“繁荣区”，与苏

联影响下的中东欧、西亚和非洲“冲突区”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拒绝苏联扩张

主义的恫吓、增强军事力量和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阻止了革命国家对美国及其盟

友的侵略和进攻。在西亚地区，美国还特别强调其在海合会的军事部署阻止了伊

朗和伊拉克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阻止了苏（俄）经黑

海南下地中海。②

在美国政府看来，遍布全球的盟友是美国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和美国价值观的

传播者，美国在捷克和保加利亚等中东欧国家部署的新基地推动了北约东扩。美

国遍布全球的盟友，以及美国在这些国家土地上的军事基地是其全球力量的象征。

联盟在冷战结束后仍对美国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从联盟中可以获得各种收益，包

括增强美国行动的合法性和可靠性，增强美国的军事能力，获取前沿行动基地，

赢得基地东道国及盟国的人力、技术和情报支持等。③

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联盟体系既有不同的地域分布，又存在相互叠加的

特征。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大中东的联盟体系主要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北约军事联盟、美澳、美日、美韩联盟在中东的辐射与延伸。在海湾

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中，美国积极依靠英国、法国、

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支持。英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0, p. 15.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3, p. 1.
③ National Defense Panel, Transforming Defense: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Report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Panel, December 1997, p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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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塞浦路斯和巴林、法国在吉布提和阿联酋、日本在吉布提、土耳其在卡塔

尔的军事基地，具有同美国分工协作、共同维持所谓中东秩序的意义。英、法、

德等盟友与美国在抢占中东军火市场方面存在竞争性，但在维护西方主导的中

东地区秩序方面又存在协调性与一致性，如美、法、日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成

为亚太的美日联盟与大西洋的北约联盟的互动平台。

二是美国与土耳其、以色列、海合会等中东盟友的战略合作。美国在这些

国家的军事基地部署是其在中东军事部署的重中之重。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部署以海合会和土耳其等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为主，中东

军事联盟体系所要防范的对象是所谓的“激进联盟”（抵抗联盟），包括伊朗、

叙利亚、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黎巴嫩真主党、穆兄会的分支机构、巴勒斯坦哈

马斯等。伊朗和叙利亚被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美国中东地区盟友的

假想敌。①

三是美国基于大中东地区临时任务而组建的志愿者联盟，其合作对象包括埃

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约旦和摩洛哥等。美国在这些志愿者联盟土地上部署

了一定规模的秘密军事存在，军事合作一般基于临时性任务。美国参谋长联席会

议公布的《联合愿景 2020》指出，21世纪，美国的全球盟友是重要战略资产。

技术先进的美国盟友在防务体系和装备方面与美军有很强的兼容性，能够与美军

形成良好的协调关系。同时，美国将会与那些军事技术落后、战术层面与美军兼

容性弱的盟友加强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②21世纪初，北约军事联盟通过发动阿

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进一步拓展了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在伊斯坦布

尔，北约领导人一致同意与阿尔及利亚、埃及、以色列、约旦、毛里塔尼亚、摩

洛哥和突尼斯建立“地中海对话伙伴国”。北约还通过伊斯坦布尔进程（ICI）增

强了中东志愿者联盟的反恐能力。③

中东地区盟友虽总体上政局不稳，却是美国部署前沿军事基地的战略依托。

海外军事基地成为美国强化地区联盟体系、信守对盟友安全承诺的重要载体。通

过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美国不仅强化了与地区盟友之间的战略关系，而且强化了

地缘政治博弈，把对美国具有战略价值的地区盟友绑定在美国的战车上。小布什

①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m, Countering the Changing Threat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Pursuant to Public Law 277, 105th Congress, 1999, pp. 4-5.
②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Vision 2020: America‘s Military—Preparing for
Tomorrow,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0, p. 66.
③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ublic Affairs, Facing the Future: Meeting the Threa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Highlights of the Priorities, Initiatives, and Accomplishment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2004,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005,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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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主白宫后，重申了海外军事基地对强化美国军事联盟的作用。2001年《四年

防务评估报告》指出，“9·11”事件的发生表明，敌人的意图是无法预判的，美

国政府无法确信哪一个国家、哪一种力量或哪一个非政府组织会挑战美国的国家

利益，因此美国对安全威胁的判断从“基于威胁”到“基于能力”——美国对有

能力发动进攻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均保持警惕。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向盟友和朋

友提供安全保证，阻止其它大国与美国争夺军事主导权，遏制挑战美国利益的威

胁，如威慑不能奏效，美国将采取果断行动打败敌人。①通过签订一系列双边和

多边安全协定，美国将盟友作为对外安全合作的支柱。

执政八年里，奥巴马政府多次强调军事联盟在维护美国联盟体系中的作用。

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联盟可以产生力量倍增效应。通过多边合

作与协调，我们行动产生的总产出大于我们独自行动的产出。我们将继续与盟友

和新兴伙伴国加强磋商，促进和扩大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们将继续从强大联盟取

得的集体安全中共同获益。”②

以海外军事基地为纽带，美国及其盟友还可以并肩作战，加强联合军事演

习和军事训练，共同抵御地区威胁。2010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非对称性战争》

研究报告指出，为确保美国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美国的联合作战力量必须与政

府部门和跨国机构合作，必要时与海外军事基地东道国合作，以更好地掌握前沿

局势。尤其是在 21世纪，非常规战争需要伙伴国对美提供重要援助，包括为美

国的联合军事力量提供军事基地、飞行权和后勤补给站。美国还可以与盟国的特

种作战部队一起，向当地反政府武装和抵抗力量提供援助。③在叙利亚，美国与

欧洲盟友、土耳其、沙特、卡塔尔等一道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各种军事和经济援

助，以在中东维持一种战略平衡。

当然，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美国的中东联盟体系已出现危机，影响

其在中东的军事部署。2015年伊朗核协议达成后，美国与伊朗关系得到实质性

改善，使美国在中东的盟友——沙特、以色列和土耳其既感到紧张，又对美国忽

视其安全关切表达不满。例如，美国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沙特反对伊朗，而是更

倾向于在沙特和伊朗之间保持一种战略平衡，被沙特视为“越顶外交”。失去了

美国的战略支持，沙特王室政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加上 2015年油价大幅

①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1, p.5, p.11, p.13.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Washington D.C., May 2010, p. 41.
③ Department of Defense, Irregular Warfare: Countering Irregular Threats, Version 2.0,
Washington D.C., May 2010,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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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跌，沙特预算赤字达 1000亿美元，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上升，民众要求改

革的呼声提高，沙特王室内斗加剧，沙特王储默罕默德·纳伊夫、外交大臣阿德

尔·朱贝尔等奉行强硬主义外交路线，组建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反恐联盟，联合

20多国开展“北方雷霆”军事演习，加大了与伊朗等什叶派力量在中东的博弈。

2016年 2月，欧盟以应对也门人道主义危机为由，通过了对沙特武器禁运的决

议。此外，美国的盟友土耳其面临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头增强①、恐怖主义袭击增

多和国内政局动荡等多重安全挑战。巴以矛盾、欧洲反以势力抬头和叙利亚乱局

也使美国的盟友以色列安全环境恶化。2016年 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

埃尔多安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勾结居伦运动组织，土耳其政府还向美国政府递交

4份指认居伦煽动政变的资料，希望美方能协助将他引渡回国。②但直到 2016年

8月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土耳其，该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美土关系陷入僵局。

四、利益维度：保护现实利益

美国在大中东地区部署军事基地，除战略、军事和政治考量外，还出于维护

现实利益的考量。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的国家利益包

括：（1）维护美国作为自由独立国家的生存安全；（2）促进美国经济的稳健增

长；（3）维护稳定与安全的世界，促进自由、人权与民主制度；（4）与盟友保

持健康的合作关系。③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现实利益包括军火利益、经贸利益、

侨民安全和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四类，这也成为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基地部署的

重要动因。

首先，美国利用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推销美式军火。近年来，约 41%

的美国军火销往中东，沙特、阿联酋、土耳其和卡塔尔等都是美式武器的主要买

家。④美国渲染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基地”组织及其分支

机构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造成大中东国家“人人自危”。同时美国借助

中东地区教派冲突，加剧地区武器竞赛，推销军火。通过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部署，

世界级军火巨头、全球最大的国防工业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美国最大的

军用订货承包商及军事电信供应商通用动力公司、美国航空母舰承建商亨廷顿英

① 美国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建立了两处前沿行动基地，公开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

保卫联盟，支持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令土耳其政府极为不满。
② “土耳其宣布实施为期 3个月紧急状态”，载《新闻晨报》2016年 7月 22日，第 A13版。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0, pp. 2-3.
④ 牛新春：“美国中东政策：开启空中干预时代”，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 1期，第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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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斯工业公司（HII）、雷达及军舰制造商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等都在中东

地区拥有重要的军火利益。2014年 7月，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

和卡塔尔国防国务大臣哈马德·本·阿里·阿提亚（Hamad bin Alial-Attiyah）共

同出席美国和卡塔尔在五角大楼签署的 110亿美元的军售合同，包括向卡提供

10套“爱国者”反导系统、24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 500枚“轻标枪”反

坦克导弹等，此合同为美国创造 5.4万个就业机会。其中，“爱国者”反导系统

的硬件和“轻标枪”反坦克导弹由美国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阿

帕奇”攻击直升机则由美国波音公司生产。①

2012年 10月，俄罗斯与伊拉克签署了一项总额达 43亿美元的协议。2014

年 9月，俄与埃及签订价值 35亿美元的协定，包括出售米格-25战机和 S-300

防空导弹等，与美式军火形成了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海合会、伊拉克、

阿富汗、以色列等国家的军事基地部署，增强了美军对上述国家的军事训练，使

所售军事装备大部分与美国的标准相对接，扩大了美式军火销售的范围，如 2010

年美国与沙特达成了 600亿美元的军火合同。截至 2016年，美国是中东军火最

大供应商，其次是英、法、德、俄等国。尽管近年来俄罗斯普京政府加大了对伊

朗、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军火销售力度，英法也加大了对

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的军火推销，但美式武器仍然是中东国家军火的首选。

其次，美国利用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维护经贸和投资利益。二战结束前，

泛美航空公司曾秘密取得了在拉美修建军事基地的权利。从多米尼加到巴拉圭、

玻利维亚，该公司修建和修缮了 48个陆上和海上基地，为美军提供了战时能够

快速扩张的军事基地，也为美军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保护海外利益提供了重要理

由。②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基地，带动了美国对基地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与投

资，如埃及开罗新城、以色列的地中海—红海项目、东地中海天然气项目等。除

投资外，美国也是中东贸易大国。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4年美国商品进口

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商品进口总额的 12.64%，出口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出

口总额的 8.53%。③美国和欧盟、中国一道，成为中东前三大贸易伙伴，美国在

该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为维护美国经贸利益保驾护航，如美国是沙特、以色列等

① 黄烨：“中东成军火商‘角逐场’”，载《国际金融报》2014年 9月 8日，第 25版。
② [美]大卫•韦恩著，张彦译：《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它们如何危害全世界》，北京：新华出版

社，2016年版，第 14页。
③ “The United States Database” ,
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WSDBCountryPFView.aspx?Language=E&Country=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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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大出口市场，美国在海湾的军事部署维

护了这些经贸利益。

再次，美国利用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维护在中东的侨民安全。美国在

土耳其、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等拥有大批侨民，并在阿富汗、伊拉克、沙特

等国家使领馆派出了数量较多的外交官、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例如，美国在巴格

达使馆占地 100多英亩，一度拥有 1.7万工作人员。2012年初美国完成从伊拉克

撤军后，伊拉克使馆仍有大约 1.6万名员工。①此外，美国还在南部城市巴士拉、

北部城市摩苏尔和基尔库克设有领馆，每个领馆均拥有 1千名左右工作人员。②在

阿富汗，美国除在首都喀布尔设有大使馆外，还在坎大哈、赫拉特等地设有四处

领事馆，拥有 1万名美军及其家属。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出现

乱局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均参与了撤侨任务，海外军事基地成为美国领事

保护的重要依托力量。

最后，美国的军事基地有助于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尽管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

发生“页岩气革命”，大中东地区不再是美国石油主要进口来源地，但是美国全

球盟友特别是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及欧洲盟国仍然严重依赖中东的

石油进口，如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而

卡塔尔是日本液化天然气进口的第二大来源地，世界第十四大经济体韩国 87%

的石油进口来自于中东地区。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成为美国向盟友提供

的重要安全公共产品，成为美国维护全球秩序的重要支撑力量。③

结 论

美国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包

括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防和军事转型、国际裁军、地区冲突、对象国的态度等。

尽管美国在地域上远离大中东地区，且美国对该地区的能源依赖度较低，但是这

并没有妨碍美国对该地区军事基地的持续投入。不同于其它大国，维护领导地位、

增强投射能力、巩固军事联盟和保护现实利益的综合考量是冷战后美国在大中东

地区军事基地部署的重要原因，详见表 1。

① Dennis Steele, “The Sun Sets on Operation New Dawn, but the Shadows Remain”, in ARMY,
January 2012, p. 54.
② James Denselow, “The US Departure from Iraq is an illusion”, in the Guardian, 25 October, 2011.
③ “Assessing the Global Operating Environment: 2015 Index of US Military Strength”, in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5,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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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国在大中东地区部署军事力量的原因分析

主要动因 美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日本 中国

战略维度：维

护领导地位
大中东领导权

军事、政

治和经济

影响力

军事、政

治和经济

影响力

军事和政

治影响力

政治和经

济影响力

政治和

经济影

响力

军事维度：增

强投射能力

大中东军事力

量投射

东地中海

地区力量

投射

红海与波

斯湾地区

力量投射

东地中海

地区力量

投射

亚丁湾地

区力量投

射

亚丁湾

地区力

量投射

政治维度：巩

固地区联盟

巩固大中东联

盟体系

与海湾国

家、土耳

其的战略

合作

与海湾国

家、土耳

其、吉布

提等国的

战略合作

与叙利亚

和中亚盟

国的战略

合作

与美国协

调立场

不结盟

政策

利益维度：保

护现实利益

军火利益、经贸

利益、侨民保护

和提供安全公

共产品

军火利

益、经贸

利益和侨

民保护

军火利

益、经贸

利益和侨

民保护

军火利

益、经贸

利益和侨

民保护

经贸利益

和侨民保

护

经贸利

益和侨

民保护

在大中东地

区的军事基

地的部署

在海合会、土耳

其、阿富汗、吉

布提的军事基

地；在伊拉克、

约旦、埃及和以

色列的柔性军

事存在(约

70000人)

在塞浦路

斯和巴林

的军事基

地（约

3500人）

在吉布提

和阿联酋

的军事基

地（约

3500人）

在叙利

亚、吉尔

吉斯斯坦

和塔吉克

斯坦的军

事基地

（约 7000

人）

在吉布提

的军事基

地（约 180

人）

在吉布

提的后

勤补给

站（在

建）

从表 1可以看出，美国在大中东地区部署的军事基地形成了网络状的“军事

基地群”，英、法、俄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与国内军事基地连成了“线”，而日本

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仅仅停留在“布点”的层面，这与大国部署海外军事

基地的动机存在重要关联。第一，从战略层面来看，美国追求地区领导权和综合

影响力，包括输出民主和价值观、推广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等，英、法、俄追求

军事、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中日则主要追求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第二，从军事层

面来看，美国追求全球力量投射能力，将大中东地区视为干预全球事务的重点地

区之一，英、法、俄仅仅在东地中海、红海、亚丁湾和波斯湾等局部地区增强力

量投射和地区干预的能力，中日在吉布提的军事部署具有防御性，执行相对单纯

的反海盗任务；第三，从政治层面来看，美国与西方盟友、中东盟友和志愿者盟

友在大中东地区形成了三个层面的联盟体系，其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旨在维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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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体系的稳定性和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可信度，英、法、俄、日在中东维持了有限

联盟，而中国则奉行“结伴不结盟”政策；最后，从 “保护现实利益”因素来

看，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已经超越了传统能源的范畴，其内涵更加丰富，包括军火、

投资、贸易、侨民保护、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等，英、法、俄次之，中日在该地区

的利益相对单一，主要是商业利益。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六大国在大中东地区军

事部署的规模、数量和范围差异性较大。

本文以大中东地区为例，考察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研究发现，美

国赋予海外军事基地多重功能，其自我构建的“超级大国”身份，以及与其它大

国和地区国家互动中形成的所谓美国承担“特殊使命”的预期互动，决定了美国

与其它大国的不同行为：即便在国力大幅度衰弱时，美国仍部署了超出实际需要

的军事基地群。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英、法、俄、日、中是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这一身份定位决定了美国越是国力衰落，越是需要利用在

大中东的军事基地为自己“正名”。尽管特朗普政府认识到美国对大中东能源依

赖度下降，将关注重点从全球事务退缩至美国本土，但是美国上述四个目标并未

发生根本性改变，海外军事基地的政治象征意义与军事作战意义同等重要。美国

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仍将继续发挥传统与非传统功能。

美国现已建立了遍布全球的 587处军事基地，国防部声称可在两个小时内向

任何国际危机爆发地点投射军事力量。但是这个“基地帝国”的统治根基在大中

东地区已出现动摇的前兆。在叙利亚危机中，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抱团取暖”，

取代美国发挥更大影响就是一例。为维护海外军事人员、设施、舰队和支付基地

租金，美国海外军事部署的年均开支达 2500亿美元①，对陷入长期低迷的美国经

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海外军事基地是否会成为压垮美国经济和挑战特朗普

政府国际道义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仍有待观察。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6年 10月

（责任编辑：刘玉）

① Anita Dancs, “The Cost of the Global U.S. Military Presence”,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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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Dimensions of the US Military Base Deployment

Abroad: A Case of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Sun Degang

Abstract: As the only western hemispheric power with global outreach, the United States

is geographically remote from the chessboard of Eurasia. Besides, its dependence over the

Middle East energy is becoming insignificant. However, it not only maintains a substantial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region, but also reaches an unprecedented scale. To disclose the

puzz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ategic, military, political and interest dynamics of the US

military deployment with a case of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t discovers that the hidden

logic of Washington is to contain the foes to the battlefield. The US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is endowed with multi-faceted functions of maintaining regional leadership,

fostering power projection, consolidating alliance system, and safeguarding its practical

interest. Through foreign military bases, the US can be able to act as the stakeholder and

agenda-setter, and implements its “divide and rule” tactics. Although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less interested in the Middle East affairs, its military deployment in the

region will remain intact, symbolizing that the US is still a superpower despite its relative

decline. Its military bases i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will continue to bear traditional

military functions and non-traditional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functions.

Key Words: Military Strategy;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American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